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懈逅黑头噪鸦 
（北京）钟 嘉 

 

黑头噪鸦是此行重要攻取鸟种，但是它们

什么习性，可能在什么地方和情况下出现，心

里一点数都没有。香港李先生也是没有见过这

种鸟，没有经验可谈。 

    黑头噪鸦的英文名是 SICHUAN JAY，玛

可河与四川交界，外国人去年 8 月在玛可河有

记录，具体地点没说，数量是 5 只，是他们在

玛可河 4 天中的第三天看见的。我一直打听老

外在玛可河都去哪些地方，可老叶不说，玛可

河的人也不知道。他们说早上起来，老外已经

离开了招待所，也不要林场派向导，自己就进

沟了直到天黑才回来，天天如此。指望从老外

那里得到启示已没有可能，看我们的运气了。 

 
玛可河生境               阿 髅 摄 

    到玛可河的第一天下午，我们开车进红军

沟。红军长征时红二方面军在川西迂回的时候

走过这里，山路显然是与四川连通的。现在这

条沟可以进车，而且还在往纵深修路，大概一

直可通四川，估计是为了开发旅游。车停在沟

里八九公里的地方，我们沿着路往沟外走，边

走边看，约好傍晚时车子往外开，再把我们都

接上。很快队伍就拉开了距离，各取所需嘛，

而且也不断在变化着组合。 

当我和梁烜、西安小冀、007 一起的时候，

我走在前面，忽见左侧远远的山坡上的云杉间

有一只黑色的鸟飞过，太阳下它的张开的翅膀

呈褐色，显得头部更黑。我一时来不及举望远

镜，愣住了，只见那黑鸟飞进二三十米外的树

林中，看不到落点。正遗憾，第二只黑鸟从上

一只出现的地方飞起，沿同样路线飞进看不见

的地方。我几乎傻了，望远镜举起来不知该往

哪里瞄。一般来说，瞄向落点，等待它们再飞

起来比较对头，可现在根本辨不出落点，因为

树林层层叠叠，谁知道它们在我的视野中消失

之后是马上落下还是在树林中继续前行了？

瞄向起点吗？谁先知先明，预见还有第三只、

第四只？当时来不及想到这些的，很快就有第

三只、第四只和第二只一样飞过，我只在第四

只出现的时候用望远镜套住它一秒钟，然后一

切都结束了。 

回头问其他几人，有看见 3 只的，有看见

一只的，共同的问题是，没有让望远镜派上用

场！肉眼的能力就是看出头部更黑，身材大小

是松鸦一般。没什么可争论的，黑头噪鸦了，

但谁都有些遗憾――没有看见定格的。 

走到前面遇到李先生等人，问他们有什么

收获，李先生先是摇头，我说看见了黑头噪鸦，

李先生一时没有反应，他的鸟名单中，首先是

英文名字。后来李先生意识到我说的是什么

了，说他和林小姐看见了大约是 SICHUAN 

JAY，5 只，其中第一只是落着的，刚一看见

就飞起了，然后陆续飞起 4 只，一只接一只，

落下就找不到了，也不再出现。这下更对了，

应该是同一小群，我看见的第一只应该是这一

群中的第二只。李先生也不再犹豫，他应该是

增加了一个新目击种了！第三次上青海，李先

生希望增加的鸟种有沙色朱雀、白脸市和

SICHUAN JAY 等，前两种在它们应该出现的

地方都没有找到，估计是落空了，SICHUAN 

JAY 就是李先生第一个此行新增种。直到结束，

李先生没有再有新进项，SICHUAN JAY 成了

他此行唯一的新增种。 

当我们向其他人报告这个新记录时，虽然

大家有些羡慕，我们自己的兴奋却打折扣，毕

竟时间太短，看不真切，是黑头噪鸦没错，可

什么时候能看个清晰的近距离定格版呢？没

有谁指望接下来的 3 天还能再看见它们，因为

已经看见 5 只了，平了老外的记录了。可第三

天在美浪沟，各路独行侠回到车上一报告，居

然荣开远又看见黑头噪鸦了！就如李先生一

样，先看见了一只落的，然后也是一只接一只

飞过，一共 4 只！ 

    好了，超了老外记录，而且证明玛可河林

区的黑头噪鸦并不十分稀少，也不止在一条沟

出现，还了解了它们的习性，下次……下次就

是谁来拍到它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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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 尾 鸲 们 
文：钟 嘉    图：birdman 

去青海观鸟，红尾鸲是重点复习对象，手册上

红尾鸲的那一页，大部分都能在青海看到。 

在你看到和认识它们之前，会觉得图鉴上好几

种画得都差不多，不能很快区分，对发现和准确辨

识它们感到压力很大。实际上到了青海就知道，红

尾鸲是太照顾我们了！不仅多，而且特征分明，好

认，也不容易混淆。 

白顶溪鸲和红尾水鸲就不说了。那一页上还有

白腹短翅鸲，只要见到就好认。 

蓝额红尾鸲也容易分辨，仅仅需要提醒一下：

如果看见它的雌鸟或幼鸟，注意尾羽端部是深色就

能够判断。 

   

白腹短翅鸲          红腹红尾鸲 

 

在东部省份最容易见到的是北红尾鸲，青海却

不多，另外 3 种容易见到的红尾鸲如何与北红尾鸲

区分呢？ 

1、赭红尾鸲没有白色翼斑，整体色深； 

2、黑喉红尾鸲整体色浅，有白色翼斑但是不大； 

3、白喉红尾鸲即使看不见胸前白斑，也能根据长

条形的白色翼斑判断。 

至于较少见到的红腹红尾鸲，它的白色头顶和

巨大白色翼斑是不会和其他种混淆的，而且，它栖

息在海拔 4000 米以上，和别人混不了。 

最难得一见的是贺兰山红尾鸲，我们此行只有

一人看见一只，还真有故事呢。 

    从老外的记录中得知，青海湖南边的山上有贺

兰山红尾鸲，更具体的地点是橡皮山。可是上了橡

皮山在哪里停车？什么环境中有贺兰山红尾鸲？

不清楚。7 月 28 日上午我们的车开上橡皮山，在

最高的垭口停下，大家开始寻找目标。以往的经验

都是在高山垭口停车看鸟，可这次感觉不对了。除

了已经见过的雪雀与褐背拟地鸦，还有也是见过的

的黄嘴朱顶雀。大家分散在山上很多地方转，却没

有老外记录中的那些鸟。我们意识到停车的地方选

错了，但是只能上车往前走，因为当天预定是去茶

卡。下午在茶卡看到黑尾地鸦之后，李先生建议不

住茶卡，返回青海湖边，以便有更多时间二上橡皮

山，找贺兰山红尾鸲。我们要求旅行社帮忙取消在

茶卡预定的房间，旅行社小贾还说试试看时，我告

诉她：我们已经离开茶卡越来越远了！ 

 

白顶溪鸲 

傍晚在反方向翻过橡皮山垭口不久，我们选择

了新的停车地点，但是刚刚要上山，很快下起雨来，

我们少转了一会儿就回车了，决定明天再来。 

晚上吃饭前对鸟，念到贺兰山红尾鸲的名字

时，一向极少说话的梁烜慢慢说出一句：我觉得我

看见贺兰山红尾鸲了。不爱说话的人一旦说什么就

很有份量，她说是在垭口停车后分散行动的时候看

见的，头部的蓝色和长条形的白色翼斑，让她不能

说这不是贺兰山红尾鸲，尽管观察的时间很短。 

饭后我们回住处，居然碰见老叶，他正带了几

个老外从共和方向过来，准备明天去茶卡。李先生

和老叶用英文交谈了一会儿，我听到不断提到有

xiangpishan。李先生后来告诉我们：傍晚我们停

车的地方，就是可能看见贺兰山红尾鸲的地方，明

天应该有机会；而在垭口的贺兰山红尾鸲记录，老

叶表示很难说。 

    第二天一早我们再上橡皮山，老叶带团也在那

里，但是一上午的搜索结果，没有人看见贺兰山红

尾鸲。快到中午时大雨瓢泼而下，我们陆陆续续艰

难地回到车上，转赴小北湖，而老叶的外国团什么

时候离开的橡皮山，是不是最后在雨中看到了贺兰

山红尾鸲，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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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鸟人 
陈承彦 

=================== 
以前说过，对用人名冠于鸟名上这种强调个人

的虚荣做法，不能赞同。那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把

名字（自己的或别人的）冠在鸟名上面？ 

这并不容易，因为有的名字改来改去的，以前

用的跟现在用的不一样，好像小青脚鹬就换过“老

板 ”， 从 Armstrong's Sandpiper 变 了

Nordmann's Greenshank （最近又慢慢演变为

Spotted Greenshank）。 

    手边有一本书，Beolen & Watkins（2003）

的“Whose bird?”（是谁的鸟？），里面收罗了

2246 种鸟（包括亚种），1124 个人，也就是说，

这帮人里面平均每人分到两种。不过当然我们知道

大多数人只拿到一种，因为有些人的名字，我们老

是在鸟名上看到。 

先看看一些有趣的统计数字。这 1124 个人当

中，不用问当然是欧美洲人占了绝大部分。最多是

英国 331 人，其次是美国 201 人、法国 161 人、

德国 137 人、荷兰 45 人、意大利 29 人、澳大利

亚 21 人、俄罗斯与新西兰皆为 16 人、瑞典 15 人、

奥地利 14 人、南非 12 人、瑞士 11 人、波兰 10

人、巴西 9 人、比利时 8 人、阿根廷、丹麦、葡萄

牙皆为 7 人、哥伦比亚 6 人、爱尔兰、墨西哥、西

班牙 5 人、加拿大、哥斯达黎加、匈牙利、日本 4

人、捷克 3 人、厄瓜多尔、肯尼亚 2 人，余下只有

1 人上榜的国家包括：亚美尼亚、古巴、爱沙尼亚、

芬兰、卢森堡、挪威、秘鲁、萨摩亚、特立尼达、

土耳其、委内瑞拉、越南。中国捧个鸡蛋。别怒，

争这个干吗，看不到那名单差不多就是老牌帝国主

义国家排名吗？不上榜可能还光荣呢！另外还有一

点就是，亚洲国家的人谦虚，不把自己的名字这样

用的。 

日本的 4 个人，只有蜂须贺正氏（Hachisuka 

Masauyi，“蜂须贺”是姓，“正氏”是名）把一种

产于菲律宾的太阳鸟以自己为名，可能因为他这个

人洋派（他在剑桥大学念书）。另外一个松平

（Matsudaira）是黑田长礼把一种海燕（烟黑叉

尾海燕）以他命名（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松平什么，

在日本这种海燕叫黑海燕，没提他的名字）；书中

列的 Mikado 根本不是人名，是“帝（天皇）”的

意思，黑长尾雉的名称是 Ogilvie-Grant，“献”

给明治天皇的（在台湾它仍叫做帝雉，其实是有点

不恰当的）。最后也是最有趣的一个，是冲绳啄木

以之命名的 Noguchi。这位野口或者能口先生到底

是何方神圣，连日本人都搞不通，只推测他可能是

鸟类学家 Pryer 的一个得力助手，Pryer 就把这种

啄木鸟以他为名了。但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居然认为

他们知道这个 Noguchi 是谁，还把后来一个有名

的微生物学家野口英世也拉进来了。冲绳啄木被正

式命名时，野口英世才 11 岁，神童也没那么神吧。

（题外话：今年年底日本会改换钞票设计，野口英

世会代替夏目漱石作 1000 圆上的肖像）。越南的

一个是鸟类学家 Vo Quy,一种他发现的雉（现在一

般视为越南鹇的一个亚种）就是以他为名的。 

还有，这只是本书列出的人物，有些漏网遗珠，

如泰国，可能已经绝种的白眼河燕就是以现在的斯

琳桐公主命名的，但英文普遍使用的名字没有把她

的名字放在里面。她有一个记录，就是我想不到有

哪一种鸟是在被命名的人死以前就绝种了的。 

 
毛腿沙鸡               xujie 摄 

现在看看国内的鸟，有多少是带外国人名字

的。下面所列，以《中国鸟类野外手册》所列的英

文名称为准。我粗略的数过，有 77 种，不同的任

命共计 56 人（也许有漏的，你有工夫，数一遍看

看）。其中出现最频密的几个就是：Pallas，Peter 

Simon (1741-1811)，德国人，但受聘于俄罗斯

科学院考察中亚和西伯利亚。他从没到过中国，但

因为很多中亚的鸟种都以他命名（他比大部分人早

来 100 年），所以中国鸟种中的人名出现频率以他

最高。里面包括：毛腿沙鸡、渔鸥、玉带海雕、黄

腰柳莺、北朱雀、苇鹀六种。要是把现在不用的英

文名称也算上更不得了，海鸬鹚，甚至蓝马鸡他都

有份儿。Swinhoe，Robert （1836-1877），英

国人，在华南一带生活了近 20 年，描述了很多新

品种。他不是排第一，连我都觉得意外。以他为名 

的鸟种包括：蓝鹇、大沙锥、黑叉尾海燕、花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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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灰山椒鸟 5 种。十几年前，黄嘴白鹭也是以他命

名的，现在跌作第二啦。 

Blyth，Edward（1810-1873）英国人。是

孟加拉亚洲社会博物馆馆长。收集的热带亚洲鸟类

标本很多。以他命名的中国鸟种包括：灰腹角雉、

斑头大翠鸟、布氏苇莺、冠纹柳莺等。哈！他的名

字竟混进了中文名呀！ 

 

冠纹柳莺                 青竹瘦 摄 

 

要是夫妇可以联票，那么季军就要跟他（们）

平分啦： 

    Hume，Allan Octavian （1829-1912），

Mrs Hume，Mary （？-1890）。英国人。他不

是全职鸟类学家，像 Swinhoe 一样，是个殖民地

官员。他驻在印度，而似乎十分注意农业与教育改

革。他退休后仍住在印度，而且是印度国民大会的

发起人之一（可能跟家学有关，她的父亲是英国国

会里面一个激进派议员）。以他命名的中国鸟种有

褐背拟地鸦（这种鸟大概要改名了，因为最近研究

结果证明它不是鸦类，应该是一种山雀，不知休姆

先生的名字能否保留不）、淡眉柳莺、细嘴短趾百

灵，黑颈长尾雉是他给老婆命名的。   

 

褐背拟地鸦               lool 摄 

 

太长了，其他的不说了。 

我对以人名来命名鸟类是很不以为然的，因为

这样的名字告诉不了我们什么东西。命名应该以特

征或产地来命名。举个例子吧，要是我们现在在广

东沿海发现了一种新的海燕，起名最好是以它的特

征命名，好像要是它叫声很吵，可以叫“叽咋海燕”，

又或者以产地叫“广东海燕”。总不能因为发现的

人是余日东，我们就把它叫“余氏海燕”吧。 

有一次，跟一个英国人谈起这个，我说应把现

在冠人名的鸟名慢慢都改回来，他不赞成，说这是

历史。我没好气地说，只是一两百年的历史，一点

都不长；更何况，不合理的东西要继续下去吗？缠

脚的历史更长呀。他无言以对，他大概也知，我不

说鸦片，算给面子啦。 

史氏蝗莺在以前是列为北蝗莺的一个亚种，那

时没有命名的问题。到它被认为是一个种时，问题

来了，它有两个常用的英文名字，分别给不同人的：

俄 国 人 Pleske ， Theodor Dimitrievich

（ 1858-1932 ） 的  Pleske's Grasshopper 

Warbler；  还有是英国人 Styan，Frederick 

William （19 世纪后期，生卒年不详）的 Styan's 

Grasshopper Warbler。看来 Pleske 是比较名正

言顺的，因为正式命名的是俄国人，而他的名也在

学名里面（Locustella pleskei）。手册里面就是英

文用 Pleske，中文用 Styan。那可真叫人糊涂了。

要是以后可以纠正，我建议谁都不用，以它的越冬

地叫它闽广蝗莺好了。 

昨天晚上走回家途中，总觉得好像还有别的日

本人把名字冠到鸟上的，绝不止蜂须贺、松平和那

个野口，想起来了，还有饭岛魁（Iijima Isao 1861 

– 1921，日本鸟学会第一任会长），Phylloscopus 

ijimae 这种柳莺就以他命名。这种柳莺在日本的

伊豆群岛和吐噶喇群岛（九州以南）繁殖，在台湾

有越冬纪录但《手册》没载。《世界鸟类分类与分

布名录》把它翻作“艾氏柳莺”，是把东洋人误以

为是西洋人啦。我觉得最好还是叫“伊豆柳莺”，

一来是现在常用的 Izu Leaf-warbler的忠实译法，

此外可以联想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很有

诗意呢。 

    还有，把 Pallas 说是德国人有点问题，因为那

时候还没有德国。正确的来说，应叫他日耳曼人。

德国人和日耳曼人两词英语写法都是 German，一

时不察。另一个也是为帝俄打工的日耳曼探险家就

是 Steller，Georg Wilhelm（1709-1746）。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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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丹麦人 Bering，Vitus Jonassen（1681 – 

1741，也是替帝俄打工的，那时俄罗斯的外劳真

多）一起考察北太平洋地区。到了 Bering（白令），

他也不客气，名字就留在那片亚洲与美洲之间的海

洋上啦，Steller 给几乎所有跟海有关的大型动物

都冠了他的名字：海狮海牛海雕都变了 Steller 的。

在中国，小绒鸭、虎头海雕这些“北洋”的鸟类都

是以他为名的。 

还有另外一个亚洲人，名字是写上了最近鉴定的一

个新种鹡鸰 Motacilla samveasnae，虽然英文通

用名字是 Mekong Wagtail（湄公鹡鸰）。这是两三

年前才命名的新种，东南亚图鉴都没有列出，有兴

趣的可参考下面 OBC（东方鸟类俱乐部）的网页： 

http://www.orientalbirdclub.org/publication

s/features/mekong.html。 

说来，这个人是我唯一认识的这类“鸟人”，

柬埔寨人 Sam Veasna。可惜，这只鸟是命名来

纪念他的。在 1999 年 12 月，就在我刚见过他 2

个月后，他得了急性疟疾，来不及救治就去世了，

才三十几岁。 

    Sam Veasna 帮助我做过一些在柬埔寨保护

赤颈鹤的工作，97 年我跟他一起在洞里萨拍过斑

嘴鹈鹕照片。99 年 10 月在马来西亚开国际鸟盟的

会议，我们还讨论了一本东南亚湿地管理手册的编

写。后来，我跟其他 3 名编辑，都在手册上写着书

是献给他的。对这样的用人名纪念有贡献的人，我

是绝不反对的。 

在国外，也开始有人对这个很不以为然的。在

编亚洲鸟类红皮书时，编辑小组就把一些鸟名改

了。“脱离人名崇拜”，正是国际的新潮流。例：

Pryer's Woodpecker （冲绳啄木）变了 Okinawa 

Woodpecker， Styan's Bulbul （台湾鹎）变了 

Taiwan Bulbul， Lidth's Jay （琉球松鸦）变了

Amami Jay， Iijima's Willow Warbler （所谓

“艾氏柳莺”，这里的 I 不念“艾”，应念“衣”）

变了 Izu Leaf-warbler 等等。 

    老外也在改呀。合理的事，不是“人家都不改

了”就不改的。 

============================== 

更正：本刊 41 期第八版鸟讯中的褐冠鹃隼照片实

为鹰雕。 

〖信息集萃〗 

英国观鸟者网上讨论中国鸟类 
本刊讯 日前，曾多次到北戴河观鸟的英国观

鸟者Martin Williams先生在其个人网站上开通讨论

区。 该讨论区包括北戴河观鸟，中国观鸟，禽流

感等主题讨论内容，讨论区可上传图片、观鸟记录

等。目前讨论区只能用英语交流。Martin 先生欢迎

对这些话题感兴趣的中国观鸟者可以经常登陆讨

论。网址如下 ： 

http://www.drmartinwilliams.com/component/o

ption 

 
Martin Williams（左三）在北戴河与北京鸟友合影  

周三课堂网络版开通 

 本刊讯 周三课堂自开办以来一直是北京鸟

友重要的交流平台，这里有鸟类学家讲授鸟类学知

识，也有鸟友们交流观鸟心得，对观鸟活动的开展

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了使

课堂内容能更好地传播，周三课堂从去年开始录制

了课堂的影视录像资料，希望更多的观鸟爱好者能

从中受益。 

    这次上载到网上的是赵欣如老师主讲的《鸟类

的骨骼和肌肉》、记者钟嘉主讲的《开始观鸟》和

刘阳主讲的《如何提交鸟类纪录》，以后还会继续

上传整理好的资料。另外，特色栏目的动态影像将

会开放一些用 DV 拍摄的鸟类短片，敬请关注！ 

http://www.cbw.org.cn/birdclass_01.html 

鸟语者观鸟记录中心搬家 

本刊讯 在香港观鸟会的资助下，鸟语者观鸟

记录中心服务器即将搬迁至电信机房托管，在此之

前，记录中心网站空间及服务器一直由志愿者赵峰

俊无偿提供和维护。 


